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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網上對海鮮排
檔宰客的指責，海南三
亞有關當局宣布採取行
動，對被指宰客的富林
漁村酒家罰款五十萬，
並吊銷營業執照。行動
正確。人家的投訴在網上發放傳播開了，
一味否認、堵截，而不設法補救只是替三
亞的旅遊業倒米。宰客報道嚇走遊客，令
大家裹足不前，當地旅遊業的生意何來？
不過，只是針對被投訴的排檔罰款和吊銷
執照並不足夠，正如有網民指出，經營者
只要換個招牌，另外找人登記執照，很快
便可恢復營業。

要防止海鮮排檔以天價出售海鮮欺騙
顧客，還需成立監管制度，加強管理，以斷絕
宰客歪風。香港經驗值得借鏡。海鮮排檔所以
能夠開天價出售海鮮宰客，原因是資訊不足。
旅遊管理當局可以每天派員收集海鮮市場的批發價，
然後向外公布，除了利用互聯網和微博外，還可以在
海鮮排檔區內大字張貼，每天更新，讓顧客得知。當
大家都知道當天海鮮的批發價，便可比較，看那所食
肆開價合理才光顧。也可以要求海鮮排檔把銷售和加
工分家，讓顧客在海鮮市場先挑選，然後交食肆收加
工烹調費。香港吃海鮮的旅遊熱點都有這個銷售─加
工分家安排，避免海鮮排檔先把顧客看中的海鮮打死
，再漫天開價。至於食肆是否用小魚換大魚、死魚換
活魚、誇報重量等手法欺騙顧客，則有賴管理當局巡
查和處罰了。

有人說，負面的話要少說。對
小孩子說話，也要避免不許這樣，
不許那樣。訂立校規，寧願說：
「宜準時返校。」避免說： 「不可

遲到。」又說要公眾守公德，寫
「嚴禁踐踏草地」不如說： 「腳下

留情，小草感謝您！」近日有個感悟，其實事情非絕
對，懂得說不，勇於說不，其實是好事。一天不怕說
三個不（三是多的意思）。有人向你借錢，理由不知
是真是假，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想他還錢很難！如果
說不借，大家難免尷尬。但如果借了，你的血汗錢可
能化為烏有。到時如追他還錢，一樣的尷尬一樣的損
害友誼。我認為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經濟情況負責，
多有多用，少有少用，要借錢就向銀行借。向朋友借
，你有把握還嗎？沒準備還跟打劫有何分別？所以有
人向我借錢，我一定說不。

有人想借你的名字一用，做他們的名譽顧問、榮
譽主席，還說知道你忙，所以只是掛個虛銜。如果他
們是做實事的，有麝自然香，何必拿你的名字廣招徠
？雖然掛的是虛銜，出了問題你一樣有責。危險正在
虛銜，因為你不顧不問，人家做了什麼你根本不知道
。最聰明的回答是不！

小孫女掛着眼淚要買新書包，上個月剛買了一個
。她爸媽已經拒絕買給她，做爺爺的一樣要說不！

有傳媒走來做訪問，態度
很是傲慢，似乎是想告訴我：
給你做訪問，如同宣傳你，你
應感激我。

結果，在學院咖啡座中，
我問長問短：誰的主意？想知

什麼？在哪一版刊登？對方顯然覺得我多事，很
想拒絕透露似的。她哪裡知道，我是在訪問中長
大的。那種電視台的 「斷章取義」和報紙 「文章
式」的訪問稿隨時可以在事後收看和閱讀時叫我
眼前一黑的。那年頭，我已經作了決定：不熟不
訪，不是我的朋友，勿來訪我。是以我的回應是
：我已退出江湖，躲在學院之中，我的天下，狹
窄得很，沒有什麼高見，立刻轉介了她需要的對
象人物。記憶之中，昔日《明報》以一大版的篇
幅，訪問我停寫《信報》專欄的底蘊。用的題目
也算刻薄： 「停止了發聲之後！」編者言下之意
，就是問我啞了之後怎算？沒有了專欄之後還可
以怎樣發惡？然而，我最欣賞的訪問稿，還是當
年張文中給我做的一次專訪。他集中主題，就是
談 「專欄與我」，題目最後用上了訪問中我說過
的一句話： 「專欄：香港唯一的文學」。這題目
當年引起了文友很多的誤解，但其實那誤解是不
必要的，因為若細看訪問內容，就知道我真正的
意思，而且絕不會以為我是自尊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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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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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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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持續不適，想起
電視劇主角面對失明威脅
，在家閉目煮菜、熟習環
境，以免到時措手不及。

試試依樣畫葫蘆，閉
上眼睛，家中是原是熟悉

的環境，但一閉目，變成另一個世界，每一
步就是不踏實，生怕踢翻雜物，打破花瓶。
沒有了視力，其他器官變得靈敏，不同東西
的質感，透過指頭皮膚傳入心中，硬的軟的
、長的圓的，傳熱較快的金屬，感覺原來較
冰涼。家居遠處橫亙一條快速公路，平時習
慣了，不覺其吵，沒有了視覺的干擾，噪音
清晰入耳，貨櫃車轟隆聲由遠至近，如在面
前。

閉上眼，才知平時有多依賴視覺。如果
不得不有一樣傷殘，你會選哪一樣？沒有了一條腿，現
代電動輪椅也算方便；沒有一條右手臂，可訓練左手取
代右手工作，吃飯寫字應無問題；或裝義肢，只要努力
鍛煉，有望恢復六七分之功能。耳朵出問題，可戴助聽
器，回復一部分聽力。可是如果失明，現代科技卻幫助
不大，最愛的看報、讀書、上網，可能都要放棄。

常人如我，有時會缺乏想像力，自出娘胎，眼前萬
紫千紅，色彩紛陳。無法想像眼前烏黑一片的世界；不
知道凸字書報如何閱讀；不能看清別人面色，到底能否
生存。多謝上天恩賜，不應待失去了才後悔，在仍有健
全視力之時，要好好保護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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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中
年
男
人
多
日
沒
胃
口
，
失
眠
，
全
身
乏
力

，
日
漸
消
瘦
，
到
老
中
醫
那
裡
求
診
。
老
中
醫
把
過
脈

，
觀
過
舌
象
，
說
：
﹁體
有
虛
火
，
並
無
大
病
。
是
否

有
什
麼
苦
惱
事
？
﹂
﹁對
！
近
日
事
事
不
順
。
﹂
於
是

向
醫
師
傾
訴
一
大
堆
倒
霉
事
。
老
中
醫
問
起
他
的
家
庭

狀
況
：
與
老
婆
相
處
如
何
？
還
好
！
我
老
是
發
脾
氣
，

她
都
逆
來
順
受
，
結
婚
十
年
很
少
吵
架
。
老
中
醫
又
問

：
是
否
有
孩
子
？
男
人
眼
裡
閃
出
光
彩
：
兩
個
女
孩
，

很
聰
明
，
也
懂
事
。
老
中
醫
又
問
：
經
濟
有
困
難
嗎
？

還
好
！
很
多
同
事
被
解
僱
，
我
還
能
保
住
一
份
工
。
老

中
醫
邊
問
邊
寫
，
然
後
把
寫
滿
字
的
兩

張
紙
放
到
病
人
面
前
。
一
張
寫
着
他
的

苦
惱
事
，
一
張
寫
着
快
樂
事
。
對
他
說

：
這
兩
張
紙
就
是
治
病
的
藥
方
，
你
把

苦
惱
事
看
得
太
重
，
卻
忽
視
了
身
邊
的

快
樂
。
徒
弟
取
來
一
盆
水
，
老
中
醫
把

一
隻
豬
苦
膽
捏
破
，
濃
綠
色
膽
汁
滴
入

水
盆
，
在
水
中
淡
開
，
很
快
就
不
見
了

蹤
影
。
老
中
醫
說
：
膽
汁
很
苦
，
但
滴

入
水
後
，
味
則
變
淡
，
人
生
何
嘗
不
如

是
？
快
樂
之
水
可
以
沖
淡
苦
味
。
痛
苦

並
不
是
絕
對
的
，
最
少
有
一
樣
好
處
：

試
驗
出
圍
繞
身
邊
的
人
，
誰
才
是
真
正

朋
友
。
這
種
經
驗
千
金
難
買
。
把
寫
着

苦
惱
事
的
那
張
紙
丟
了
吧
！
持
守
着
那

張
快
樂
，
即
使
環
境
再
惡
劣
，
有
整
張

快
樂
在
身
邊
，
一
切
都
值
了
。
黃
連
樹

下
彈
琴
，
何
妨
苦
中
作
樂
，
不
然
坐
困

愁
城
又
有
何
益
？
愈
是
苦
，
就
愈
要
作
樂
，
苦
中
之
樂

，
更
顯
難
忘
，
更
可
珍
惜
，
有
苦
又
有
樂
，
日
子
過
得

更
滋
味
。

以
我
的
經
驗
，
苦
日
子
，
回
憶
起
來
最
快
樂
。
但

當
時
不
懂
事
，
總
是
不
停
埋
怨
，

自
己
覺
得
苦
，
家
人
朋
友
也
陪
着

受
累
。
如
今
回
想
：
何
其
浪
費
生

命
！
生
命
應
該
每
天
都
歡
歡
喜
喜

地
過
，
我
卻
枉
費
了
那
些
日
子
。

港
譯
《
繼
承
大
丈
夫
》
，
莫
名
其
妙
。
但

確
實
是
部
好
電
影
。

話
說
一
名
中
年
女
子
滑
水
發
生
意
外
，
變

成
植
物
人
。
丈
夫
回
到
家
裡
，
終
於
發
現
這
是

一
個
瀕
臨
破
裂
的
家
庭
。
夫
妻
感
情
早
已
惡
劣

就
不
要
說
了
，
兩
個
女
兒
問
題
也
很
大
，
不
止

是
反
叛
那
麼
簡
單
。
在
女
兒
口
中
，
才
知
道
原

來
昏
迷
的
妻
子
早
已
有
一
名
情
人
，
這
才
是
晴

天
霹
靂
，
火
上
加
油
。

影
片
順
着
尋
找
妻
子
情
人
這
條
線
索
發
展

下
去
。
各
人
的
感
情
寫
得
細
膩
，

都
是
現
代
人
共
有
的
煩
惱
。
最
後

找
到
了
那
個
男
人
，
原
來
那
是
個

有
個
幸
福
家
庭
的
男
人
。
自
己
的

妻
子
跟
自
己
感
情
破
裂
，
極
為
寂

寞
，
愛
上
另
一
個
男
人
，
而
其
實

，
那
名
男
子
只
是
逢
場
作
戲
，
根

本
沒
有
付
出
感
情
。

影
片
的
最
後
，
是
﹁大
丈
夫

﹂
寬
恕
了
妻
子
。
在
妻
子
要
拔
喉

，
關
掉
維
生
系
統
之
前
，
含
淚
吻

別
妻
子
。
寬
恕
妻
子
，
也
解
放
了

自
己
的
鬱
結
。
就
是
這
最
後
的
戲

，
使
影
片
有
了
深
度
，
而
不
只
是

停
留
在
﹁紅
杏
出
牆
﹂
﹁捉
姦
﹂

，
這
樣
的
老
套
故
事
。
兩
個
女
兒
，
陪
着
父
親

經
歷
了
生
命
的
痛
苦
，
經
歷
了
複
雜
的
心
路
歷

程
，
從
痛
恨
到
諒
解
，
心
境
逐
漸
平
復
，
接
受

了
喪
母
的
事
實
。
這
些
情
感
戲
都
絲
絲
入
扣
。

隨
着
到
夏
威
夷
海
上
撒

掉
母
親
的
骨
灰
，
一
個
家
庭

從
破
裂
邊
緣
挽
救
回
來
。
父

親
和
兩
名
女
兒
感
情
開
始
融

洽
。
影
片
的
終
結
是
三
個
人

依
偎
在
一
張
沙
發
上
溫
馨
看

電
視
。

讓觀者重溫昔日百景

江啟明畫作見證香江變遷江啟明畫作見證香江變遷江啟明畫作見證香江變遷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舊事重提，可能不
堪回首；舊地重遊，也許面目全非；然而，通過舊
畫重賞江啟明的作品，往往能喚起已逝的回憶，重
遊已變的時空。百多幅 「蛻變與新生：江啟明筆下
的香港百景」展覽中的寫生畫，江啟明只用一支樸
素的鉛筆，以纖巧的線條、精準的筆觸，讓觀者徐
徐走進香港的往昔，拾回被散落在時代洪流之後的
一石一木。

八十歲的江啟明在學生、粉絲及嘉賓簇擁下，
忙於在書本及畫冊上簽名，從未被人遺忘。他走過
這些寫生作品時，說： 「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是畫香港最後一批寫生畫，後來悉數售給浸會大學
。這些畫是香港的一個記錄，是歷史畫，不是藝術
畫，也可以說是地理誌畫。」

土生土長 全靠自學
他總是笑容可掬地與任何人打招呼，之後才靜

下來分享： 「我畫畫是自學的，香港並沒有一間政
府開辦的美術學院，土生土長的我只可靠自學，想
辦法打好基本功。而最好的課室與練習對象，就是
我出世的地方，最有感情的地方。」

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香港最多改變

的時候，江啟明看着香港的蛻變，過程中用筆練
習與記錄。他甚至自豪地表示，自己對香港的房
屋熟悉程度甚於房屋署。自五十年代開始，江啟
明已是 「周街畫」，到了七、八十年代，任教於
中大校外課程，要帶學生寫生，更是繪畫香港的
高峰期。但他直截了當地說這些並不是藝術，只
是對他創作的技術上有所幫助，如透視的技巧等。

香港在蛻變，江啟明的藝術也在蛻變。他認為
，有些香港人嚷着要保留的建築物，因 「無形無款
」，又不具代表性的，如灣仔藍屋，應拆之可也。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他不再寫生、不再教學，集
中精力研究何為真正的藝術。

「我有個理想目標，為純藝術下工夫。經過十
多年的專注研究，整個物質世界是數字世界，與色
彩世界交叉組合，加上時空地域氣候，產生了物質
。數碼相機證明我所講，甚至可以通過數字表達一
幅畫，但電腦繪畫我不贊同，給人死板的感覺。因
此最理想是數字加感性的參與，這與我最早的感覺
藝術應是屬靈，超出專業技術才是藝術境界，有相
同的結論。」

視察地形 歸納個性
江啟明所指的數學，是譬如在畫畫時用水的分

量，顏色的濃度，都是可控制的，有專業經驗便可
，但數字加感性的建立，便較少人領會到。 「描寫
的對象，創作時的情緒，不是電腦可計出來。」已
出版過四十多本藝術理論書籍的江啟明，對藝術創
作很有見地，他說： 「創作最基本要求民族性、時
代性、個性。聽起來是概念，實際去做也很複雜。
我國有數十個民族，華人也有海外、內地及本港的
，這就要找出其共性所在。」

一九九三年開始，已六十一歲的江啟明到世界
各地遊歷，卻並非退休嘆世界，而是探視地形，觀
察山勢，真有點像科學家的研究工作。他邊笑邊講
，滄桑的臉容也像連綿的山脈展開： 「歐美的山是
打橫生長，一目了然；中原一帶的山是一個遮着一
個，形成中國人愛思考的民族性；但法國的山多丘
陵，則造就了他們浪慢的個性。」

新疆羅布泊，江啟明跟着一批科學家去冒險。
他不無自豪地說： 「那時我六十七歲，本來六天的
行程，結果八天才完成，樂觀的人就如上月球，悲
觀的人就如下地獄。非洲我又到過，藝術家沒有這
些經歷，很吃虧。藝術家對創作要有研究，每個時
代有其使命，因循守舊沒有意思，印象派已是百多
年前的事了。我以前寫生的作品，色調用筆一樣，
現在每幅畫都不同。」

這次展覽其中四幅作品，把香港的自然景觀引
進展場，就是江啟明的新作。儘管走遍天下，還是
愛畫香港，他說： 「香港的畫家很幸福。因為香港

在一億多年前火山爆發，產生許多地質變化，這裡
的生態環境、文化景觀，若成為創作對象，非常豐
富。」

江啟明雖然視力有所減退，然而，只要他到每
個地方一看，不必寫生，回去創作時便能準確地運
用色彩搭配，他自信地表示，顏色的數據已輸入腦
內。

走遍天下 愛畫香港
隨着江啟明的周遭被一圈又一圈漸多的人群環

繞，展覽開幕禮也開始了。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
長鍾玲致辭時表示，浸大圖書館收藏了約三百幅江
啟明的畫作，這次展出約一百幅記錄不同景點的寫
生畫。她佩服江啟明在寫生時或蹲或站或坐在小摺
櫈上，畫下數十年香港急速的蛻變。浸大歷史系教
授周佳榮認為，江啟明不僅畫高樓大廈，也畫木屋
區，一些相片也沒有記錄的地方，在江啟明的畫作
卻能重溫。

浸大視覺藝術院署理總監文潔華觀賞江啟明的
畫作，無形中憶念舊情。她表示，以前住在香港的
人很少過九龍，九龍人亦鮮去香港，小時候在深水
埗長大的她， 「婆婆常在街上替我洗澡，好驚若遇
到江老師怎辦？」這句幽默的說話引得全場笑聲不
斷。文潔華認為江啟明繪畫香港的自然景色及歷史
痕跡，反映出他對香港的強烈情懷。浸大視覺藝術
院的學生，將就江啟明的作品以藝術的形式作出回
應。

「蛻變與新生：江啟明筆下的香港百景」現於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顧明均展覽廳舉行，展
期至三月二日。

▲嘉賓們為展覽主持開幕禮 本報攝

▲江啟明四幅水彩新作，展現香港自然環境特質，包括
《中華白海豚》（左上）、《火石洲海上龍宮之洞廳》
（右上）、《西貢企嶺下的紅樹帶》（左下）、《赤徑
之大蚊山下》（右下） 本報攝

▲寫生作品《般含道余園》是余仁生第二代於一九三一
年建成的別墅，八十年代被拆卸 本報攝

▲江啟明對創作仍有新的體會 本報攝


